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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者性也——《川菜重庆》序
黄济人

食者性也的下句，《孟子·告子上》说，是“仁，内也，
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把饮食与本性欲望相提并
论，盖因皆为人之本能，而与仁义道德同日而语，这饮
食的学问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是上知天文还是下知
地理，在读到李伟的《川菜重庆》之前，我是无从知晓
的。

重庆作家对于本土饮食文化的研究，还有一本叫
做《味澜世纪》的书，作者也是李伟，我曾为这本书写过
题为《烹小鲜若治大国》的序。该作品篇幅不短，分上
下两卷，书写的对象多为重庆烹饪大师以及师门脉络，
烹饪技术以及流派形成，亦即写人而非写事，由此加上
作者后来所写《炊道渠成》等人物传记，组成了本土饮
食文化的经典之作与重要文献。

作为美食文化学者、原《重庆烹饪》杂志社总编辑，
李伟本着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为让《川菜重庆》突破
原有作品的高度，知难而上，锐意进取，他精读了梁实
秋的《雅舍小品》、汪曾祺的《食事》、车辐的《川菜杂
谈》、李劼人的《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以及陆文夫
的《美食家》之后，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对于饮食文化
的研究，不论内容或者书写形式，都有不少值得铭记的
闪光之处，加上画面感和故事性极强的美食纪录片之
类，书籍与影视艺术的结合，让他的思维产生立体效
果，如此个性化的风格、小说化的结构、生活化的语言、
连同艺术化的描写，正是他在《川菜重庆》里运用自如
的灵魂要素。

作品洋洋洒洒十八万字，写的是一座城市的百年
记忆与底蕴。毫无疑问，重庆饮食文化的历史是悠久
的，传承是绵长的，但是全书在整体记叙中，从头到尾
没有提及“渝菜”这两个字。作为读者，我同意作者的
观点，欣赏作者的格局，因为行政区划可以把土地分
开，可以把河流切割，却不可以把文化的脉络拦腰宰
断。正如川渝一家亲那样，打断骨头连着筋，没有川菜
出川，哪有渝派问世？所以研究重庆饮食文化，必须从
研究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川菜开始。退一万步讲，英
雄可以不问出处，但是英雄不可以不问去处，纵观重庆
人的餐桌上，哪一样不是堪称经典的《川菜烹饪事典》
里面的东西：食材、技艺、火候以及颜色、味道、气息乃

至用语。
这是不争的事实。
基于这种事实，李伟不搞噱头，不写发扬光大，更

不涉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所谓独创菜品，用他的话
说，能够把川菜做到极致，便是重庆人对国粹的敬畏与
贡献了。因为如此，李伟走进百姓中间，看他们细嚼慢
咽，听他们闲言碎语，原来每一道美食后面，都有一个
令人回味的故事；李伟又走进历史深处，跌宕起伏的风
云变幻，铸造了色彩斑斓的川菜典故，他要那一张张尘
封已久的菜谱，再次回到锃亮丝滑的饭桌上；李伟再次
走进典籍书卷，眼下虽然有一部美食大全，但他希望模
糊的字迹变得清晰，让一些误传化为真相，在有据可查
的记录中，去伪存真，化腐朽为神奇，从而提升重庆人
的审美趣味与鉴赏水平。

于是，李伟耗时三年，从脚下的第一块青石板写
起，一直写到南山登高望远的观景台为止。于是，出现
在案头上的这部《川菜重庆》，让我看见了重庆川菜近
两百年的前世今生。他的展示是全景式的，像一部电
影，镜头长短，随心所欲；他的呈现是立体式的，象一尊
雕塑，粗细信手，呼之欲出；他的表达是意识流，主题并
不先行，书写来去自由。老实说，在非虚构作品的撰稿
中，这样的写法并不常见，给我强烈的印象是，为了确
保川菜的精髓无可动摇，李伟采用了属于他的全新的
写法。

全新的范围包括着全书的立意。
食者性也，重庆人的性格，重庆城的风貌，乃至这

里的人文精神与底蕴。我们都能够在重庆川菜中找到
最本质的揭示，最真实的呈现。

一部关于行业的专著，居然有着这样的文学属性
和社会意义，这是我不曾想到的。有鉴于此，我有理由
相信，《川菜重庆》不仅是记录本土饮食文化的里程碑，
而且是同类题材写作的天花板。借此机会，我谨以食
者的名义，向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向该书的作者、顾
问团队表示敬意，因为你们用智慧与才华，为家乡的精
神文明和饮食文化，献出了无与伦比的色、香、味。

（作者系重庆晚报文化顾问、重庆市作家协会原主
席）

读 与 思

春雨无声
唐晓堃

美 丽 重 庆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气温升得贼快，雨水节到了
竟然无雨，几个大太阳一晒，冬水田里原本不多的春
水，眼看就要见底了，这稻谷种子可怎么撒播啊，莫非
农人们最担心的春旱就要来了。

先别杞人忧天，一般时令节气都有属于它自己的
秉性，说不定转眼就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今天一大早出门，约了网约车去上班，意外发现小
区的路面竟湿漉漉的，有的地方还有积水。走出小区，
又发现公路的路面也是湿的，那种均匀的湿漉，不像是
洒水车刚洒下的水。昨晚真的下了一场春雨，好一场
无声的春雨！

待上了车，我发现凌晨的一场春雨，成了大家热议
的话题。

有位知性的姐姐说道：“昨晚有点失眠，翻来覆去
睡不着，竟然等到了凌晨两点的一场春雨，听过雨声
后，竟一觉睡到了天亮，真是太好了！”

另一个小姐姐接着说道：“昨晚我熬夜刷剧，竟然
忘了时间，听到窗外‘唰唰唰’的雨声，一看时间，已是
凌晨一点过了，我感受到了期盼已久的春雨，太开心
了！”

网约车师傅边开车边说道：“今天凌晨的这场雨下
得巴适，我还说去洗车，没想到这场及时雨帮我洗得干
干净净，还让我节约了好几十元呢！”

坐在副驾驶的小妹也说道：“你们都知道下了一场
雨啊，可我睡过头了，今天早晨出门才晓得。”

原来，不只我一个人错过了这场春雨，真是“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我深感这场深夜的春雨，简
直就像一个默默做好事的人，做了竟然没有说，而我们
每个人，都是这场春雨的受益者，在度过春节这个假期
后，从疲惫中精神起来，阳光起来，灿烂起来……

从车窗望出去，那是开阔的田野，最吸引眼球的是
那一片片金黄色的菜花，在春风里轻轻地摇曳，像是在
感恩凌晨的这场春雨，当一片菜花从车窗轻轻滑过，我
仿佛看到一张张沉醉的幸福的笑脸，它们也和春天一
起过了一个多么有意义的节日。

惊蛰前后，花儿们要向春天交一份完美的答卷，现
在正是花儿全面装点大地的黄金时间。李花白了、桃
花红了、菜花黄了、玉兰紫了、樱花醉了……雨水、惊
蛰，一个节气接着一个节气，时间像催生婆，把春天的
花儿都催生得生机勃勃，姹紫嫣红。

春日大地变得五彩斑斓，花海里，一只只辛勤劳作
的蜜蜂，忙碌着采蜜；水田中，一个个精神饱满的汉子
正侍弄着播种的秧田；田埂上，几个身着花袄的女子，
埋头认真地锄着即将播种的菜地。好一派春耕播种的
劳动画面！是春风，是春雨，吹醒了万物，催生了每一
种生物的梦想。

到站了，我下了车，春阳沐浴大地，滋养身心。我
走过一块油菜地，路过几树桃李，径直朝自己的工作岗
位走去，并不为昨晚错过的春雨而遗憾。春雨无声，本
就是一种付出，一种奉献。

洪崖洞

漫步千厮门大桥，洪崖洞全景尽收眼底。
吊脚楼依山而建，悬崖迷宫。仿古商铺沿江而立，宛如

天空之城。
其实，洪崖洞是一只火凤凰，羽翼闪耀着金光，仿佛是

神话中的不朽传奇。洪崖洞，曾名洪崖门，古重庆城门之
一。曾是战国时期的军事重地，抗战时期则成了避难所和
码头工人的临时栖身地。

一块历史之门，迎来新生，变成了现代城市地标，是一
个充满故事和魅力的过程。底楼出门是大街，顶楼出门还
是大街，名副其实的城市地质城。端着鸳鸯锅和母子锅，挺
身而出的火锅皇后，自然成了洪崖洞洞主。

江边徜徉，指点江景和对岸城市风光的，有本地人，也
有外地人。烫火锅，吃重庆小面、酸辣粉和毛血旺，对本地
人来说是聚会，对外地人来说是打卡。

桥下穿梭的轨道交通列车，犹如一道闪电。
五光十色的洪崖洞，是一道古今交错的光影盛宴，更是

一个江湖。
洞里洞外，我都是侠客。

十八梯

十八梯，连接上半城与下半城，连接繁华与宁静，传承
渝中母城文化。

生活有道，岁月有路。一口古井，告别朝天门的太阳，
跟踪解放碑的月亮，清澈于十八级石梯之下。

沉默并非妥协，爽朗可以开门见山。经历过重庆大轰
炸的黄葛树，以树的坚强，见证历史变迁。十八梯犹如一只
破茧的蝴蝶，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展现出传统与时尚共存
的新面貌。

A、B、C、D、E五个地块，五行轮转。传统文化体验区、
国潮文创体验区、国际交流中心、生活方式中心四大功能区
域，如同人生四季。七街六巷，十八件、十八味、十八景，朴
素而真诚。

退休的大表哥，一有空，就在金紫广场与凤凰广场，散
步、锻炼身体，或者到附近的老茶馆聊天、下棋。大表嫂喜
欢周末和同事聚集在小公园，唱川剧、玩乐器。

山城历史、山城风貌、山城记忆、山城精神，山城记忆馆
将旧时山城清晰呈现。向上，向前，向下，向前。十八梯像
一部史书，每一级台阶都是书页，记录着老重庆的震撼与感
动。

穿行古朴街巷，感受历史沧桑，我仿佛回到了十八岁。

大扶梯

从菜园坝到重庆文学院，除了皇冠大扶梯，我别无选
择，也无需选择。

高远，冗长，幽深。在菜园坝到两路口之间，皇冠大扶
梯是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不用排队，随到随上，随到随下。上楼就是上山，下楼
就是下山，多么魔幻现实主义。皇冠大扶梯的高度与速度，
让我惊喜惊叹，又让我惊悸。

皇冠大扶梯，中国最长攀山梯，亚洲第二长坡地扶梯。
皇冠大扶梯，一条蜿蜒的河流。皇冠大扶梯，一条神奇的时
光隧道。

皇冠大扶梯，一次又一次，在中山三路107号皇冠大
厦，把我从春天送到秋天，把我从冬天送到春天。

站在皇冠扶梯上，那种飞一般的感觉。美好的渝中半
岛是我的文朋，美好的长江、嘉陵江是我的诗友。

这么多年，上上下下，我乘皇冠大扶梯的次数，应该超
过了一百次。迄今为止，在重庆，我最熟悉的交通工具，我
最亲切的交通工具。

除了皇冠大扶梯，还是皇冠大扶梯。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穿行重庆（组章）
海清涓


